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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关 注注

中国民族文学创作发生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中国当代民族文学随

着新中国的发展而一同成长。新时代以来，各民族

作家坚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在具体创

作实践中取得了突出成绩，其主要表现就是：当代民

族文学始终把中华民族整体利益放在首位，对各民

族的书写都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进行，对各

民族文化的展示都服务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对各民族特色的呈现都是为了展示中华民族共

同体的丰富多彩。

新中国成立后的民族文学作品，歌颂新中国、歌

颂共产党、歌颂民族团结，其中已经包含了强烈的共

同体意识。在对共同体意识的培养中，各民族作家

成为新中国的红色作家，他们的革命意识、解放意

识、国家认同意识、保家卫国意识、民族团结意识等

共同体意识逐渐形成并根深蒂固，创作出一批思想

性艺术性俱佳的民族文学经典。

1950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通过《培养少数民

族干部试行方案》，明确提出普遍而又大量地培养各

少数民族干部的方针。1954年，中国作协主席团

第10次会议通过《关于召开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

会议的初步意见》，特别强调吸收少数民族中的青

年作者。1955年，玛拉沁夫提出中国作协应当发展

少数民族会员，扶助各民族文学的发展。1956年，

《关于兄弟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在《人民日报》和

《文艺报》上刊发，提出包括“搜集、整理、翻译民族

文学作品；吸收少数民族作家入会；出版少数民族

作品；选拔少数民族青年作家至讲习所学习；成立

少数民族分会；创办刊物”等在内的具体措施。

1956年，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在北京召开，数

十位少数民族作家参加了这次会议。中国作协还

通过文学讲习所等机构对少数民族作家进行系统

培养，如乌兰巴干在文讲所培训期间创作了长篇小

说《草原烽火》。此外，国家大力扶持民族文化建

设，在文化设施建设、文艺人才培养、对外文化交

流、文物保护等方面对民族地区实行优先政策；加

快发展民族教育文化事业，加强民族高等院校的建

立和管理，普及中小学教育。这些措施共同推动了

当代少数民族作家的培养和发展，大大提高了少数

民族作家的创作热情，促进了多民族文学的繁荣，

也开启了运用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教育

培养少数民族作家的先河。当时的少数民族作家

大多运用汉语创作，天然形成了各民族文学交往交

流交融的关系，其作品内容大多描写党的民族政策

在民族地区的实施，革命军队到民族地区进行民主

改革，各民族人民翻身解放、团结交往，少数民族参

与建设新中国的功绩等，题材上鲜明地表现出共同

体意识。

这一时期的民族文学作品真实生动地反映了

各民族在新中国成立后发生的历史性巨变，塑造了

一大批具有鲜明民族性格的人物形象，体现出较高

的思想艺术水平。玛拉沁夫《茫茫的草原》、陆地

《美丽的南方》、李乔《欢笑的金沙江》等作品，展现

了民族地区在新中国成立后发生的历史性变化和

民族新生活。《茫茫的草原》描绘内蒙古草原上的生

活，《美丽的南方》反映广西壮族地区的社会变迁，

两部作品分别从历史和现实两个方面书写少数民

族在革命斗争历史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为中华民族

作出的贡献。民族诗歌也加入到民族团结大合唱

之中，许多少数民族诗人通过他们的作品表达了对

党和新中国的感恩之情，从社会主义建设角度切入

建构作品的红色主题，展现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和

民族地区的发展变化。当代民族文学创作始终保

持与主流文学思潮同步推进的态势，为少数民族留

下参与新中国建设的历史记忆，成为中国当代文学

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时代以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民

族文学创作的重要历史使命与责任担当。各民族文

学工作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自觉创作

出一批优秀作品，在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以文学实

践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少数民族的历史题材文学作品，主要书写各民

族在爱国主义推动下作出的历史贡献。爱国主义书

写一直是中国文学的优秀传统，特别是近现代，各族

人民英勇无畏地进行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伟大斗争，

留下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民族文学对此进行

了热烈歌颂与生动描绘。比如贝锦三夫创作的《武

陵王》，取材自中国近千年的土司历史，作品高扬民

族团结和爱国主义旗帜，将武陵土司的命运放在整

个中华民族的社会变革中进行审视，并融入文学意

蕴和家国情怀。其中的《虓镇海疆》一部，写永顺、保

靖、容美等土司响应国家召唤，远赴江浙抗击倭寇、

保家卫国，立下“东南战功第一”的历史故事，体现了

土家族人民忠于祖国、英勇无畏的爱国主义精神。

少数民族的现实题材文学作品，立足各民族现

实，展现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描写各民族

交往交流交融的现实图景，在书写脱贫攻坚、生态保

护等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土家族作家李传锋的长

篇小说《白虎寨》描写年轻的土家人返乡后改变土家

山寨落后面貌的故事。瑶族作家红日的《驻村笔记》

书写了扶贫工作队带领红山村村民脱贫攻坚的过

程。哈萨克族作家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的《白水

台》歌颂牧民们在新中国的新生活以及他们的爱国

情怀。彝族作家阿克鸠射的《悬崖村》描写党的脱贫

攻坚政策深入到悬崖村后，悬崖村藤梯变钢梯、整体

脱贫的巨大变化，从中可以看到悬崖村的彝族人民

脱贫奔小康的幸福和欣喜。

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获奖

作品以其丰富的题材、深刻的主题和多样的艺术风

格，展现了民族文学的繁荣发展，体现了文学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成就。这些获奖作品不仅展现

了民族文学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也体现了各民族作

家的创作实力和文学追求。通过这些作品，读者可

以更深入地了解各民族的文化和生活，感受到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力量。

维吾尔族作家阿舍的《阿娜河畔》以新疆的阿娜

河畔为背景，讲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建设者在这片

干旱的土地上扎根、生活、奋斗的故事。作品通过独

特的“万川归海”式结构，以丰盈的情感描写各民族

一家亲的动人故事，歌颂各民族同心协力建设边疆

的伟大历程。塔吉克族作家肉孜·古力巴依创作的

《花儿永远这样红》以帕米尔高原的塔吉克族牧区为

背景，与《冰山上的来客》主题曲《花儿为什么这样

红》形成叙事张力，通过展现塔吉克族牧民生活的变

化，深情颂扬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以及各族人民的

无私互助，鲜明表现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特色。

新时代的民族文学，要自觉担当起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任。各

民族文化的“多元”是在中华文化“一体”前提下的，

是“一体”中的“多元”，两者是辩证统一的。各民族

独特的文化特色，是中华文化密不可分的一部分。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

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必须增强文化自

信，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快适应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新形

势，培育形成规模宏大的优秀文化人才队伍，激发全

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各民族作家要以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书写时代的发展变化与中

华文化的繁荣进步，为传承弘扬中华文化作出应有

的贡献。

（作者系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

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民族文学经典中

红色文化传承研究”的子课题“民族文学经典中红色

文化传承机制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是民族文学的历史使命

□杨 彬

一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人文社科领域

对人与动物关系的思考不断走向深化。

有关动物的议题，已经涵盖哲学、历史

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学等多个

学科范畴。在文学领域，动物文学研究

已涵括古典时期到当代时期，从神话、寓

言、童话到小说、诗歌、戏剧，从文本解

读、理论建构到意义探寻，形成了一个独

立而科学的理论体系。与国外研究的系

统性与深入性相比，国内研究尚显单薄

且起步较晚，并一度偏重于对西方文学

文本的解读与文艺学理论方法建构。进

入新世纪以来，伴随着中国文学动物叙

事创作潮流涌现，围绕其所开展的相关

研究也逐渐成为热点，发展至今已形成

蔚为壮观的学术局面。

现有的动物叙事研究成果，往往聚焦

人性、生态、神话、图腾等核心概念。近年

来的相关研究多集中在生态批评的范畴，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框架内展开，深入到

对当代动物叙事生态伦理层面的考察。

但这里一直相对忽视了一个极为重要的

研究向度，即民族与民族性的概念指涉。

截至目前，只有少数文章站在民族文化视

域开展相关研究，这一领域尚有极大的开

掘空间。

在今天，保护动物物种多样性早已成

为人类共识。在向原始民族学习与自然

和谐共生经验的大趋势下，建构一个清晰

醒目的民族动物志图谱，理应成为动物叙

事研究的核心要义。对于一个古老而后

发的多民族现代国家而言，众多的民族书

写样貌与各具风格的语言艺术，是极其宝

贵的叙事资源。如何立足民族本位，在全

球性视野中彰显本土特色动物叙事的话

语优势，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点即是将动物

叙事创作上升到民族志和时代志的高度，

聚焦民族、民间的文化心理内部，探寻民

族动物叙事的发生发展及其所蕴含的集

体心理原型，实现深层次的文化意义与思

想内涵的拓展发掘。

二

通过溯源不难发现，在广袤富饶的中

华大地上，动物与人共同生活在一片天空

之下，彼此间的紧密关联可谓源远流长。

有关动物的书写无疑是各民族古老厚重

的叙事传统，其中凝聚着人类集体无意识

的经验积累与智慧结晶，几乎贯穿了各民

族起源、进化与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虽

然其具体表征方式、叙述形态与情感诉求

等不尽相同，但无疑都共同指涉着动物与

民族、与自然之间休戚相关的内在关系。

在少数民族的整体文化视野中，动物自始

至终以一种图腾表达的方式寄托着被守

护与庇佑的情感诉求，调节着人与自然的

关系，推动人们将保护自然、回馈自然作

为集体意识和行为准则，力求在与自然的

和谐相处之中，获得生生不息的力量。可

以说，动物神灵的历史本身即是人类历史

的一个侧面，反映出动物与人相互依存的

关系。万物有灵、动物崇拜等原始情感基

质则横亘在各民族群众的情感意识深处，

影响着他们对人与动物、人与自然关系的

最基本的理解与判定。

对此，卡西尔曾经有过经典的论断：

“原始人绝不缺乏把握事物的经验区别的

能力，但是在他们关于自然与生命的概念

中，所有这些区别都被一种更强烈的情感

湮没了：他深深相信，有一种基本的不可

磨灭的生命一体化沟通了多种多样的个

别生命形式。……所有生命形式都有亲

族关系似乎是神话思维的一个普遍预

设。”在原始人的情感认同中，动植物与人

类一样拥有生命与“灵魂”，应该被作为生

命主体来对待。正是依托“生命一体化”

所带来的均衡的力量，人与自然之间积

极、正态的关系才得以被有效调节，并确

保了人类能够在极其艰苦的自然环境下

安之若素。时至今日，这种观念依然深刻

影响着各民族人民与动物之间关系的判

定，他们选择与动物共栖共存，以期实现

人与自然的沟通与和谐。

图腾文化是世界范围内的民族或部

落在一定历史阶段上普遍存在过的文化

现象，我国大多数少数民族或多或少都

保留了动物图腾文化，比如鄂温克、鄂

伦春族崇拜熊、鹿，蒙古族以狼、鹿等为

图腾，土家族崇拜白虎，回族与马的关

系紧密等。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深深

根植于民间土壤，具有强烈的文化自觉

意识，透过他们笔下的动物书写，可以

更加深入地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品性与

情感内核。

正如蒙古族作家海勒根那所言：“血

脉里流淌的游牧祖先的基因冥冥中被辽

阔无边的风唤醒。在这里，我似乎找到了

灵魂的归宿，找到了文学创作的神性和源

泉。”民族文化之根已经深植在少数民族

作家们的灵魂深处，成为他们展现民族地

域文化、书写动人生命视域的永恒源泉。

他们以其特有的动物叙事，在与读者期待

视野的双向互动中，呈现出本民族的某些

思维观念和形成于特定文学形式中的独

特审美范式。特别是在“民族—生态—动

物”这三维紧密关联的伦理视域中，通过

作为人的思想意识侧面的动物叙事，反映

民族精神风貌与品格，从而加深我们对民

族文化心理的认知。在藏族作家次仁罗

布的《放生羊》中，羊与老人之间形成牢固

而默契的情感联盟，彼此相互守望，共同

经历生命的救赎；在蒙古族作家格日勒其

木格·黑鹤的动物叙事中，动物的生存命

运得到最为原生态的展示，作者将动物还

原于自然界，以忧伤深沉的笔调书写动物

故事；回族作家石舒清通过《清水里的刀

子》《失踪的羊》等系列创作，以生动扎实

的西海固书写展现中华文化多元包容的

特质，为当代文学注入新的活力与生机；

而在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笔下，诸如

熊、鹿、马、猎犬、鸟、狼等诸多具有鲜活生

命质地的动物意象被置于民族文化与生

态保护视域之内，成为反观人类自身、彰

显民族特性、呼唤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象

征符号，具备突出的叙事张力与丰富的意

旨空间。

三

进入 21 世纪，民族文学始终站在时

代前沿，紧跟社会发展步伐，对诸多重要

题旨作出强有力的回应，不断书写着极富

时代内涵的“新故事”。动物叙事作为当

代民族文学中颇为重要的写作类型，其叙

事范畴早已由生存主体（个人）的生命内

涵拓展至整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和

伦理，涵盖生态、种群、民族、家园、文明等

重要概念。民族视域作为方法论，应当始

终成为我们在对动物叙事作出有效阐发

时的一个核心向度，包括对具体叙述手法

的本土化探究，兼及修辞策略、情节模式、

结构铺陈等维度（如对中国古典小说中常

见写作技法与创作元素的吸收），在类型

学视野中依托具体文本进行共时性考察，

进而归纳和提炼民族文学动物叙事的主

导叙述品格。

鲁迅曾谈到，“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

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凸显出民

族书写与地方色彩的重要意义。土家族

作家李传锋借动物叙事实现对鄂西南人

民生活习俗与生存样貌的精彩描摹；仡佬

族作家赵剑平执着于黔北农村当代生活

与古老民俗传统的贯通书写；在蒙古族作

家郭雪波笔下，科尔沁草原的生态状况与

地方风俗成为其重点观照的写作对象；

处于华夏腹地、人文底蕴深厚的秦岭，则

成为满族作家叶广芩动物叙事源源不断

的叙事资源；无边的呼伦贝尔草原和广

袤的大兴安岭原始森林，与格日勒其木

格·黑鹤永远联结在一起，成为其情感与

血脉的延伸。作家们的书写，为我们打

开了一个极为重要的研究视域，即从文

化自觉与民族原生态书写的维度出发，

阐发民族文学动物叙事创作者如何通过

原生态的叙述，实现对民族地域风格与

民俗风情的展示，同时直面全球性的环

境危机与生态主题，彰显中国式动物书

写的独特经验与世界性贡献，其必将对

传承弘扬民族精神、繁荣发展民族文化

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作者系江南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主
任，本文系2023年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

“中国当代小说动物叙事的话语范式研究
（23ZWB007）”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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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往往喜欢从记忆中搜寻自我成长的明证，

又往往在找寻的过程中发现，自己是在某种“伤害”

“疗愈”与“和解”中发现了成长的本质、亲情的意义

和人性的幽微。这种体验在阅读畲族作家朝颜的最

新散文集《父亲的大海和太阳》时，又再一次被强化

和印证。

朝颜是一位很擅长对自我进行开掘的作家。就

像她自己所说的：“故乡和童年是一个人的底色。”在

这本散文集中，她的众多篇什再一次回应了自己所

言，无论是记忆的连贯性还是情感的浓密度，都相对

更胜从前。从朝颜的日常书写和故乡记忆中，依稀

可见出她第一本散文集《天空下的麦菜岭》的身影。

这种身影的存在，反映了作家生活半径的拓展和记

忆圈层逐渐漾出的过程。这些都鲜明地展现在作家

的生命履痕之中，各篇什共同以“生活着的作家”的

形态，构成了她的言说内容和情感底色。

从散文集的内在结构来说，朝颜勾连生活、整拾

记忆并于岁月流逝中阐明生活哲思的能力是很强

的，这也是她能在散文创作道路上不断被人关注，并

不断突破自我的关键所在。如果从作家的创作序列

来看，《父亲的大海和太阳》可以说实现了一次重要

的回望，或者说一次“心灵的重塑”。从《天空下的麦

菜岭》出发，作家写的是个人的成长史、村庄史甚至

家族史的部分记忆，而经历了《陪审员手记》《赣地风

流》《古陂的舞者》三部非虚构作品的写作后，朝颜对

于人的观察、对文化的探求和对人性的解剖已经更

为纯熟而练达。《父亲的大海和太阳》似乎是作家对

自我写作的一次巡礼，那些超越了写作能力和刻意

经营的痕迹，早已化成作家内心最为深沉的爱与痛、

最为矛盾的情与恨、最为真挚的不舍与回望。

读完这本散文集的时候，我的内心还是有些惊

讶的。我以为她的“非遗系列”依旧会延续下去，《古

陂的舞者》大有为赣南人民留下历史文化遗存的雄

心壮志，且作为一个成熟的作家，朝颜正在开始向外

关注更为广阔的世界。本以为朝颜的下一部作品会

更加“向外探求”一些，没成想她这一次笔锋一转，再

一次对准了自己的日常、记忆和家庭，并进行更深层

次的掘进。相对于初进写作时的文字而言，《父亲的

大海和太阳》多了一份对生活的澄澈体悟，对家庭和

亲情有了更为专属的写作温度，对人性也更多了一

份宽容和理解。是的，她在经历了长途跋涉的生活

后依旧选择热爱生活、拥抱希望，这一点无论是通过

书中传递的态度和价值观，还是在书名上，都被淋漓

尽致地展现了出来。《父亲的大海和太阳》所包含的

元素就是“亲情”和“希望”，当然还有童年的记忆，以

及根植于作家心底后又被作家重塑的生活形态。

《父亲的大海和太阳》通过18篇散文，很好地架

构了作家对亲情、家庭和社会的理解，且呈现出更为

成熟的思考。若能静下心来认真读完这本散文集，一

定会生出一种与我遥相呼应的感受：作家对时间的感

知力是贯穿始终的，对家族史的记录是贯彻如初的，

对亲情的探讨和本质性的追问是可以通过文字漫溢

到读者的心灵的。我们不需要怀疑她对亲情的体悟

对于公众的意义，也不需要质疑她坦承家庭就是“相

互伤害的温情刺猬在一起拥抱的地方”，也无须过分

去探查作家童年和家庭生活的幸与不幸。除个体经

验外，人们还必须要认真对待散文广阔的社会性，即

对作家呈现的家庭和日常生活予以一种更为拓展性

的外延观照，并赋予其某种公众性的认同。

在《钝痛》中，我们明确认识到作家写的是母亲

与女儿之间的“战争”，这本身是一个极具社会性的

话题。母女主题的作品常受到社会关注，而作家竭

力呈现出的“爱恨情仇”，难道不值得引起我们对家

庭和亲情的议题展开思索和探究吗？我们承认它的

私人性，但同时更为重要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温

暖。家庭的温情是一个社会性问题，家庭作为社会

最小的结构性单位，是容纳温情与爱的所在，是疗愈

失意和伤痛的港湾。家给人们带来的是抚慰和栖

息，这样的“家”从某种意义上才真正符合人们所期

待的“完满的精神结构”。从这个角度而言，朝颜所

探讨的家庭温情和亲人之间的关系便具有了社会性

意义。“幸福的家庭总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

的不幸”，但不可否认的是，无论幸与不幸，亲情、家

庭的矛盾与和解都将在社会性的维度中获得一种公

共性论争，这也意味着单向度的“唯一性”将被打破，

并由此引发更多的共鸣。

尽管笔者认为这是朝颜的一次“自我回望”，是

对家庭内部情感结构的一次深度开掘，但这并不意

味着作家没有继续向外探查的意愿和笔调。作家在

一些篇什中还是有将视角投向斜逸而出的广阔社

会，这也就使得作品在写作主题上呈现出连续性。

第一辑虽写家庭和亲情，但也同样透射出一种外溢

的社会性，第二辑中的《剥离的生活》《飘萍》《过客》

等文章则可见出作家对社会性议题的关注。《剥离的

生活》写的是赌博成风以致经济犯罪的问题；《飘萍》

写的是外来女与本地人结婚后婚姻中的家庭责任问

题；《过客》写的是离婚后的财产分割和爱何以破碎

的问题……这些问题呈现出作家对社会观察的当代

性和责任感。作家紧随时代发展，关注社会问题并

提出思考，毋庸置疑，这是一个作家主体性也是其时

代性的体现。

在《父亲的大海和太阳》中，无论作家叙写的是

自我经验的“变形”，还是观察社会问题后的自我重

塑与反思，最后我们都能从字里行间看出作家如同

“大海与太阳”般的宽阔与温暖，她要留给人们的，更

多的是希望。作家在洞察时光逆旅中的人性幽微

时，始终在以合乎情理的笔调向人们阐述亲情、家庭

之间最为重要的观念：这是“爱的堡垒”，不是“伤害

的战场”。朝颜的文字始终是具象的，就是在一篇又

一篇具象的文字之下，我们找到她理解生命、观察生

活、阐释哲思的密码，带着巨大的热望朝向未来。

（作者系南昌大学人文学院特聘研究员）

带着巨大的热望朝向未来
——读朝颜散文集《父亲的大海和太阳》

□程 志

■■评评 论论


